
【奧斯卡2025】蕭條也好，奧斯卡也罷，當我們

談論電影時

對電影的焦慮和負面消息，似乎超越了電影本身帶來的熱鬧，電影在我們的生活裡還有位置嗎？我

們在今天如何看電影？我們還在乎奧斯卡嗎？

圖：Mantha Mok / 端傳媒

恰恰 關注性別議題，LGBT和女權議題的自由撰稿人   

【編者按】疫情之後多了很多電影工業不利好的消息，身邊卻似乎少了關於電影的熱烈氛圍。有的

電影票房大獲豐收，有的戲院揮手與觀眾告別。我們在一則一則新聞之間，常常互相問詢，是不是

沒有人討論電影了？是不是電影沒過去那麼重要了？是不是民眾對奧斯卡的討論度也不如以往了？

去電影院看電影，這一種文化生活方式，應該怎樣討論呢？假如去除權威，去除門檻，也去除冷眼

旁觀，電影在我們的生活裡如今處在怎樣的境地？

我們訪問了五位不同背景的觀眾。聽他們講述自己的觀影經歷和體驗，講述電影在他們的生活裡為

他們帶來什麼。試圖探尋電影在這個喧鬧的世界裡佔據怎樣的位置。

在過往，有很多業內電影人，很多專業影評人分享過了自己對電影的熱愛及看法。不過，電影應該

還有更廣闊的觀眾群，更複雜的語境，更具體更豐富的角度，與我們的生活發生關係。這五位觀眾

怎樣開始看電影，怎樣感受所謂的蕭條溫度，怎樣看待正在進行的奧斯卡？我們一起聽聽他們的看

法。



中學時，寒暑假的前一天，下午到晚上的晚自習，大家都沒心思學習了。來我們學校代課的年輕老

師當值，就會在教室裡給我們放電影看。一位老師放過之後，我們又去跟其他老師也提出這樣的要

求，這後來好像成了一個默契，我就這樣看了《三槍拍案驚奇》和《後天》這些電影。

那時特別風靡世界末日的傳言，我對災難片產生了興趣。《後天》看過，我又去電影院看了同一個

導演拍的《2012》。之前很少看這樣的視覺展現，看到那些冰天雪地，洪水滿天的畫面，人在災難

面前差一點被吞噬的壓迫感，那種刺激和感受觸動了我，令我印象非常深刻。後來大製作的電影看

的多了，其實很多其他電影也會有這樣的刺激，我就慢慢失去了對災難片的興趣。

我在的城市很小，電影院的資源不多，上映的片目基本都是商業電影。學生沒有太多可自由支配的

金錢，除此之外還有課業，我們的選擇也很有限。那個時候去看電影不是一件很日常的消費。我的

日常是每天上學放學走到鄰近的小書攤，看看最新的雜誌。韓寒和郭敬明辦的雜誌正流行，還有

《青年文摘》等等，很多人在那買習題冊，我就會把我想看的雜誌帶走。這是我日常的消費。

在我心裡，看電影是一種社交活動，看完電影之後的交流和討論，我都當作整個觀影體驗的一部

分。假如一部電影我一個人看完就結束了，好像也沒什麼意思。直到現在，我都很少一個人去電影

院。學生時代我常常約著表妹和同學一起去，如今多數和我的伴侶一起看。以前不太關注影展這些

消息，現在她會拿回小冊子問我，我選一些，她選一些，多數重合的電影，我們就一起去看。那些

講述我關注議題的電影是首選，比如LGBTQ的議題，或者性別和女性主題的電影。

我也和我父母一起看過不少電影。有一年春節假期，《流浪地球》上院線了，打招牌自己是中國第

一部科幻片云云，我想父母輩很少看3D電影，就帶著他們和我大伯一家人買了票。我爸散場之後

看電影可以告訴我那些我不了解的歷史，文化，或者觀點。我很喜歡的紀錄

片導演梁英姬拍在日朝鮮人的狀態，一部以父親為中心的《親愛的平壤》，

一部以母親為中心的《湯與意識形態》。我被這兩部作品所觸動，也開始關

心在日朝鮮人的處境。



說，中間特別想睡，可以想到票花很多錢買，硬撐著不讓自己睡著看完了。另一次是和他們一起在

串流平台上看《82年生的金智英》，我在香港的院線已經看過一次，回到家再和他們看一次。

這個過程還挺戲劇化的，在看這部電影的前後那幾天，我跟家裡出櫃了，看完電影之後，我爸很可

愛，看完電影的第二天早上，他寫了很長的觀後感，發在我和父母三個人的群組裡。大意是說，這

個媽媽確實很辛苦，產後抑鬱很慘，可是那個男主角也挺體恤的，這個時候有一個家庭家庭幫你撐

過那一段時間也挺好。

我的生活最近有一些混亂，在這個混亂的狀況下，電影就不太出現了。有一天我的伴侶突然在家裡

大喊，「我很久沒去過電影院了，好崩潰！」我們就去看了《南韓民主家政課》。往年生活秩序還

比較正常的時候，我們也會關注奧斯卡，可是今年比較難。《隔壁的房間》我還沒看。大家討論很

多的《黑箱日記》，是最初發行的時候，有朋友買了串流平台上的付費pass。到現在已經有些久

了。我喜歡伊藤在裡面很清楚地表達了自己的狀態，懷疑自己被竊聽，反覆訴訟找證據的過程。

這些電影會讓我去思考，導演怎樣去講述這一個故事，結構怎樣去安排，或者怎樣在一個議題裡穿

插別的議題來進行敘事。這些對我自己寫稿或者構思自己的創作時是很好的思考。另一個層面是，

看電影可以告訴我那些我不了解的歷史，文化，或者觀點。我很喜歡的紀錄片導演梁英姬拍在日朝

鮮人的狀態，一部以父親為中心的《親愛的平壤》，一部以母親為中心的《湯與意識形態》。我被

這兩部作品所觸動，也開始關心在日朝鮮人的處境，去日本的時候還特地去看了他們的一個博物

館。當然還有在我正常的生活裡，電影院是我的一個社交場所，一部電影如果同時在電影院和串流

平台上，我也可以在串流平台看，不過要是大家約著一起，我會願意和大家一起走進電影院一起觀

看這部電影。

看到那些蕭不蕭條的說法，我自己的原因確實少去了電影院，但也有部分原因是現在很多電影不是

特別激發我要看的好奇心。在我家鄉的那個小城市，以前過年會把看電影當成一種整個家族的活

動，但今年過年沒有這樣的氣氛。我問表妹要不要去電影院看電影，表妹說，買了bilibili大會員，

我們就在bilibili上看吧。

雪浩 身在台灣，文學創作者，大學研究助理    



中四之前我比較少去戲院，一來比較沒有零用錢，第二可能也是沒有那樣的氣氛。小學時都是家人

帶我去，中四開始我就比較獨立一點，多了自己去。大學是我去戲院最頻繁的時候，有時一年可能

接近一百場，現在因為時間關係，一年大概有三十次。

我第一套印象深刻的電影並不是在戲院看的，而是看明珠台重播《星球大戰》，之後在戲院做經典

重映，我又再回戲院看。 中學時期我在戲院看了很多大陸的文藝片，比如張藝謀的一些作品，在香

港的小部分影院也會排片，不少我都在灣仔的影藝戲院看過。有時候他們放映一些很有趣的藝術

片，曾經有一部大陸電影叫做《背靠背，臉對臉》，諷刺改革開放之後的政治生活。也看了台灣的

侯孝賢和楊德昌，魏斯安德森和路蘭的電影也對我很有啟發。

我總是優先考慮看自己喜歡的導演推出的作品，他們的新戲我會先看。近年我很喜歡西班牙的艾慕

杜華，還有大陸的賈樟柯和婁燁。

婁燁《一部未完成的電影》很特別，講了一個大陸很敏感的題材。它說回了Covid 19的時期，以戲

中戲的形式，講一個劇組重新開啟了未拍完的項目，導演找回之前劇組的班底想要重拍，演員問導

演，拍完了沒法上映的電影拍來有什麼意義？我聯想到在戲外，這一部電影中國無法上映，香港也

無法上映，電影中雖然沒有直接給出答案，但我可以明白，導演想要給給自己一個交代。為了交

代，付出這麼大的努力。婁燁這樣的導演讓人很敬佩。我們都經歷過封城的階段，電影的某些情

節，讓我回想到封城時自己看到的新聞事件，那些息息相關的片段，很讓人感同身受。那個節點我

人並不在武漢，看到的新聞也不是一手經驗，只是二手，依然讓我有貼身的感受。

那些關於電影行業衰退的新聞，我也有留意到。在台港兩地看電影的體會，兩邊的觀眾人數都尚

可，也或許和題材有關係，有的題材，40人的影廳坐兩三個人也有，有的影片像是荷里活大片或者

現在電影的質素比過去差了嗎？也不一定，每個時代都有幾部特別好的電

影，也有幾部比較差的電影。沒得比較。電影技術進步了，演員的演技，電

影的劇情，綜合質素比以前更好嗎？那也不一定。



《破地獄》也會很多觀眾買票，也有坐八九成滿。但確實感到電影市道有受影響，這幾年去電影

院，觀眾人數是沒有十幾年前那樣多了。

我有時也在想，是現在電影的質素比過去差了嗎？也不一定，每個時代都有幾部特別好的電影，也

有幾部比較差的電影。沒得比較。電影技術進步了，演員的演技，電影的劇情，綜合質素比以前更

好嗎？那也不一定。有時一位名導演搭上影帝級的演員，但好像也總有哪些地方怪怪的，演員的演

技雖然也不會太差，可他們合作起來就總是有點不到位。每一部戲其實應該要有完整的邏輯和深刻

的角度才行。

往年我也關注奧斯卡，但很多事要額外用時間和心機，現在很多東西很難分身。不過《教宗選戰》

還是讓我印象深刻的。大部分演員很資深，演技很好，劇情也很緊湊。它超出了普通人對宗教的認

知，看了這個選舉過程裡面，也看到很多勾心鬥角的計算、鬥爭、陰謀，呈現了人性的複雜面。那

些雖然已經做到天主教高位的人，依然也會有自己的私心。角色所流露出對信仰的動搖，複雜又立

體。劇本非常緊實。

老實說，以前看電影是沒那麼方便的。通常只有戲院看，另外一個途徑是電視重播，或者是自己租

碟，以前有LD，或者是VCD、DVD，它們都競爭不過電影。電影放映過之後，要很久才回在電視重

播，出租的影碟也出得很慢。現在很多電影很快就去串流，甚至一些大片也是。

人的選擇多了，想看電影打開串流就有，去戲院，山長水遠，價錢又貴，到底還是串流方便和便

宜。這些都會影響到實際的戲院經營。電影本身的危機也有，每個人的閱讀方式和觀看方式，年輕

的世代也在改變。我們那一代喜歡看長片，有的超過三小時。新的世代是否能專注那麼長時間呢？

可能看短片半分鐘到一分鐘，觀眾的口味若是這樣改變，電影的機遇會更加困難。但只要吸引人的

話，像是《沙丘》，三個小時根本不覺得長，很快就過了。每個人的成本不同，考慮不同，戲院有

戲院的好處，串流也有串流的好處。就看大家對長時間的藝術形式，或者說長時間的娛樂產品的興

趣會不會減退吧。

Françoise 香港大學新聞系研究生，之前在杭州讀書

每個人的成本不同，考慮不同，戲院有戲院的好處，串流也有串流的好處。

就看大家對長時間的藝術形式，或者說長時間的娛樂產品的興趣會不會減退

吧。



從小到大，家裡都不太干涉我的決定。

我所有的興趣愛好，包括我要考什麼中學，基本都是我自己在做主。父母一直很鼓勵我，比如看小

說，他們就從不干涉，還會對外表揚我很愛看書。所以我喜歡看電影這件事，他們一直也不太管，

只要學習上去就好。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相信我可以管理好自己的事。我爸以前會說，看電影電

視劇浪費時間，可是從來不會強制我不許看。

六年級的暑假，我沒什麼事情可做，覺得無聊，我不喜歡出門玩，每天待在家裡，就開始自己找電

影看。我想是我太宅了。我從《加勒比海盜》看起，然後把那位女主角的電影全部看了一遍。我

想，一邊看，還能一邊學英語吧？看的電影大多都是歐美電影。上網搜索的高分推薦都成了參考，

自己再看看劇情簡介是否有趣。後來中學的英語老師，時不時在課堂上放一些電影預告片，也激起

了我很多好奇心。大學時，每週參加電影社團的放映活動。

當時多數只在家看電影，花費有限。但有一年花了700，我還特地跑了一趟上海電影節。那時鄰近

期末考試，還要複習，可是人待在學校太緊張了。我就去上海待了三天，每天看一部電影節的電

影。去上海電影節這件事，我並沒有瞞著父母，他們也沒有反對，看上去有些不開心。不開心得

來，又好像無所謂。

那一年我太幸運了，一下子就搶到了《悲情城市》的票，另外兩部也順利買到了，一部是洪常秀的

《在水中》，一部是齋藤工拍攝的《甜蜜的家》。如果沒人在前面玩手機，我覺得電影院真是一個

挺享受的觀影場所。在黑暗中大家一起看電影的感覺，你彷彿可以觀察到旁邊觀眾的反應，聽到他

們的笑聲，那是一個產生連結的時刻。

來了香港之後，我每週都會去看電影，也很常看經典重映，很多電影我之前沒有機會在大銀幕看，

或者有的老片我想看很久，這些重映都讓我很雀躍。反而想說，香港電影院的人數，比我在杭州時

候的多了很多。也許因為當時看的是文藝片，或者時間又是工作日。香港觀眾的素質也高，拿手機

出來的現象少一些些。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我常常看到老年觀眾去看電影，這在大陸不太常見。國

內似乎還是20-40歲的觀眾為主。



電影票房不如以往之類的新聞，我也看到了。但票房我本來就不太在意，倒是覺得電影的題材變得

單一了。前幾年關心的奧斯卡，這幾年也不太追看了。不知為什麼，覺得奧斯卡好像愈來愈無聊

了，可能我認識的演員也不太演奧斯卡級的電影了，好萊塢迭代太快，仙子啊很多演員我不太熟悉

了。有的女演員年紀大了，不知道是不是有被淘汰的趨勢。

近期讓我感觸很深的電影，是《看我今天怎麼說》。我之前很少關注聾人話題，包括手語和人工耳

蝸，這部電影很有社會關懷。但同時，電影給出的感覺比帶出訊息更重要。我喜歡的電影總是會給

我帶來一種觸動，之前看《Francis Ha》，一個年輕女孩在大城市裡的掙扎，我覺得可以和自己的

生活聯繫起來。這些年我多了留意女性主體的電影，平時看的一些博主和電影推薦，慢慢養成了自

己的口味。那些所謂男性本位的電影其實也沒有嚴重地冒犯到我，我只是單純的不感興趣，從看到

演員表的那一刻，要是沒什麼女性角色，我就不太想看了。

某種程度上，我也同意看電影的時候不用想太多，比如我看很多老電影，它們和現在的生活也不見

得有聯繫，可我還是會喜歡，單落腳到自己的生活裡，比如一些新片，我還是要求會嚴苛一些。伍

迪艾倫的電影我曾經也想看，但一想起他養女的那些新聞，又不想了。內容行業的創作者，應該對

這個社會的動向，有一些認知和了解吧？有人說多元議題讓電影變差了，我不同意。似乎應該是創

新程度，創作慾和表達慾下降了，電影才變差的吧？多元議題與否，在這個語境中，沒有那麼重

要。

最近的一些話題之作，多少都有點失望。《阿諾拉》是一部比較平庸的電影，它拿下金棕櫚還蠻讓

人驚訝的，故事內核似乎沒有什麼新意，也沒怎麼打動到我。《某種物質》是一次比較糟糕的觀影

體驗，看到那些對女性身體的虐待，呈現在大銀幕上，還是讓我蠻不舒服的。熱議的《好東西》，

觀影體驗是蠻愉快的，只是有時候，覺得它的力度像空中樓閣，不太真實。

去年我所喜歡的電影，反而是我重看的《最後一班地鐵》，我很喜歡女主角，在高中時期第一次看

到這部電影，沒想到重看依然很喜歡。女主角當年的形象很美，現在她這樣自然老去也可以接受，

雖然她胖了一些，應該年紀也很大了，只要還在演電影，一切就還挺好。

天林 詩人，寫作者，曾任字花總編輯，已出版兩本詩集

在黑暗中大家一起看電影的感覺，你彷彿可以觀察到旁邊觀眾的反應，聽到

他們的笑聲，那是一個產生連結的時刻。



我比較喜歡跟人保持距離。買電影票時，如果座位還有得選，我也不會和其他人太靠近。寧願躺開

一點，坐側邊一點，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除非坐到太前或太後。甚至，也不需要一定看IMax的，

我有時候去一些很小的影廳，放映一些冷門小眾的電影，我覺得都沒有所謂。當然設備不要太爛，

可是也不一定非要最強，或者最高級。

關於這個，我最近的體驗，台灣有院線推出了一個screenX的產品，好像是有270度的視野。我看完

之後覺得有點多餘。重點還是看電影本身是否有興趣。

我從小就喜歡上去戲院看電影，我住在元朗，小時候父母帶我去的都是大戲院，很清楚地記得自己

進入院內看到那個很大的銀幕時，那一種震撼的感覺。即便現在長大了，都依然覺得進入戲院看戲

是一種非常享受的體驗。

無可避免我們會看串流，可是串流很難讓我專心，我在Netflix上面看電影，通常都不能一次看完，

這在某程度上是不太滿足的。無可避免我們在用電腦的惡時候，可能也會有其他事要做，要麼跟人

聊聊天，要麼上網搜索資料。這樣就被打斷了，可是在戲院，你好像是被逼著看完了一整部戲，當

然也有機會看到不喜歡的戲，那至少也是一個完整的感受。

到了台灣看戲的日子，除了一些大片或者剛好放假，我遇到不少「包場」的狀況。不少次，場內只

有我和另一半，再加零零丁丁幾個觀眾。這也讓我很矛盾，一邊想為什麼這麼冷清，一邊又覺得包

場看電影的感覺很好。以前那種排隊買票的狀況好像少了。不過金馬影展又很熱鬧，現實是影展或

者特別放映多人，院線電影的票房好像真的比較低。

在台灣買電影票，常常遇到像套餐一類的東西，訂票就會送一些海報或者贈品，我通常都會被吸

引，因為漂亮的海報設計，為了收藏它而買票支持。那些喜歡的題材就更想看了。反而是強調視覺

自己喜歡哪一種電影，我也說不上來，但可以反過來說，我反感的是哪種電

影。有時導演好像很想教觀眾一些道理，或者是一種比較高高在上的角度，

很明顯想刻意地帶一個訊息出來。



效果的大片，我覺得未必需要在電影院看，它們好像不需要一個令你不能分心的空間，你現在不

看，等到上了串流之後也可以。那些緊湊的，視覺很精彩的電影，有懸疑和娛樂性，你不去戲院也

看得下去。如果是慢節奏的，反而會沒了耐性。

看電影，一邊是感性的收穫，一邊可以讓我知道很多東西，令我代入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空。有

時會特別在意攝影和音樂好不好，有的時候還會把配樂單獨拿出來欣賞。

自己喜歡哪一種電影，我也說不上來，但可以反過來說，我反感的是哪種電影。有時如果覺得導演

好像很想教觀眾一些道理，或者是一種比較高高在上的角度，很明顯想刻意地帶一個訊息出來，我

不知是是否每個人都有這種感覺，但若是我察覺到了，就會比較厭惡。

假如電影能夠自然地去呈現一些內容，具備相當的完整度，你可能知道它背後會很多考量，無論是

細節還是整體佈局，它拍出來會令到你覺得很圓滿，至於故事是否特別，或者前所未見？我不一定

需要這種驚奇。

前陣子我在台灣看的文德斯影展，之所以深刻，看《完美的一天》時，剛好是新年，它的情境很打

動人。《慾望之翼》《巴黎德州》，看完覺得真是經典。同樣令人打動的還有李安的電影，他的電

影我在大銀幕看的不多，有好些都是在串流看的。

戲院和串流的張力，可能也有點像實體書和電子書的張力。書本的感覺是立體的，我們很簡單的前

後揭頁，就能感覺到那個份量，感覺到內容的延展，它跟我們的身體比較緊密，電子書是平面化

的，更有利於碎片化的吸收。串流也是，可以偶爾看，也可以同時看其他，還可以加速，但戲院沒

有這些。不過電子書也有不同串流的地方，電子書也可以很專注，它始終呈現的是文字。

自己好像沒有資格談論今年的奧斯卡，太多電影沒看了。我喜歡《粗獷派建築師》，《巴布狄倫：

搖滾詩人》就真的一般般。兩者都算是有不少人討論，也有話題度。對獎項不是不想湊熱鬧的，就

像看書一樣，一名作家拿了一個國際級別的獎項，你也會想要認識這個人。尤其哪位導演可能在得

獎之前比較陌生，或者是新導演，也會讓人更加留意。

看著戲院逐漸結業的愈來愈多，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我又不會擔憂到很厲害。不管怎樣也會有戲院

的吧？可能只是少一些，或者特定場合的影展，影展總會有的，影迷數量真的不少。無論是情感收

穫，還是感官體驗或者儀式感，社會總是有需要。未必式微到很嚴重，儘管文化是愈來愈弱，這好

像是無可避免的，我不會去到太過悲觀。

許多，文化研究者，數字遊民，暫居上海

戲院和串流的張力，可能也有點像實體書和電子書的張力。書本的感覺是立

體的，我們很簡單的前後揭頁，就能感覺到那個份量，感覺到內容的延展，

它跟我們的身體比較緊密，電子書是平面化的，更有利於碎片化的吸收。



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以前覺得自己讀萬卷書還可以，行萬里路做的比較少，最近

也想尋找自己的人生熱愛，所以走了很多地方。然後對生活也有蠻多新的理解。

這與我在上海讀書的時候相比，生活方式不太一樣了。學生的金錢和時間都有限，住的地方比較

遠，比較封閉，疊加前些年疫情的因素，自己一直心裡面有一些遺憾，就覺得好像做一個年輕人，

沒有在這個大城市裡好好地玩，交友，跟不同的人接觸。

最近像是生活打開了一片天地，倒不是說我有多麼的崇高，或者是有多麼深刻的變化。就是有一種

一個普通的年輕人在大城市裡面玩的那種進步。所以最近看了不少電影，看了很多演出，認識了很

多新朋友。

看電影最近我有蠻大的改變，以前我和另一半會待在家裡看很多東西，但最近我們在家沒怎麼看電

影，看不下去了。一個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一個是我總感覺現在全球的新電影都基本上都比較疲

弱，很多電影在家裡面看不看好像都不是太大的影響。反而來到香港，百老匯電影中心是我這兩年

看最多電影的地方。

過去看電影，核心的目的，就是想要自己多學經典，學經典的人，學經典的電影。現在自己年紀不

小了，經典的電影已經成為我養分的一部分。現在這個世界發生很多變化，很多危機，電影作為一

種媒介，作為一種藝術形式會怎樣回應那些新的問題，現在我希望多看新片，不是從審美看，而是

從思想和社會形式的變化這些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的改變跟我本身生活方式的改變連在一起。我

在其中其實有很多的困擾。老電影很多當時很好的，它離我的生活狀態，離我的感覺現在比較遠。

我就更希望多看當代的創作，當代的小說，當代的電影，還有新的音樂。

現在這個世界發生很多變化，很多危機，電影作為一種媒介，作為一種藝術

形式會怎樣回應那些新的問題，現在我希望多看新片，不是從審美看，而是

從思想和社會形式的變化這些角度來看。這兩種方式的改變跟我本身生活方

式的改變連在一起。我在其中其實有很多的困擾。



在看電影上我比較頑固地支持影院，有影院在電影就不會死，如果沒有影院我覺得什麼流媒體都沒

有用。在電影院的黑暗裡，不能快進，不能後退。我喜歡這種感覺。我找另一半，如果在這方面沒

有共同愛好，我也沒有辦法拍拖。我和另一半堅定沒有訂閱任何國內流媒體，因為實在太爛了。

電影票房的下降，工業的蕭條和下坡路，總的判斷我是同意的。我有一個「暴論」，當代世界的文

化革命遠遠落後於技術革命。在這個大的命題下，電影的數字化，新媒介發展非常快，可電影能夠

傳達的新的文化想像，總的來說是絕對落後的。不管是好萊塢還是中國，也有一些現實的因素，比

如好萊塢的罷工，電影節面對身分政治議題和戰爭的衝擊無所適從，這些現象是一體的。

電影對很多人來說，只是娛樂的一種，現在可以玩抖音，可以打遊戲，人們會覺得為什麼要看電

影？短劇對他們也很有吸引力。電影不一定是通俗文化，可能變得有點高級文化了。我有時候會給

我媽媽買電影票，她還是讀點小說的，我給她買過《如父如子》《花樣年華》，近期有《破地

獄》。我們要看點好的文化。

昨天我看了《隔壁的房間》。一位女性得了癌症，另一位女性在陪伴她。這中間還有一個男性角

色，兩個女生都和他談過戀愛。這個男性角色在後面有一通非常犬儒的，很憤世嫉俗的表達，說這

個世界要完蛋了，氣候要完蛋了，政治要完蛋了。其中一個女性說，即便如此，也要有生活的樂

趣，要有愛。

這很打動我。作為一個男生，確實是很容易灰心喪氣。遇到一些事情，或者不好的遭遇， 就覺得我

的人生要完蛋了，這個世界也要完蛋了。 容易灰心喪氣，容易憤世嫉俗和尖刻，好像我能夠洞穿這

個事情。電影裡面女性角色的樂觀讓人動容。這個世界確實有很多危機，我們可以和一百年前比

嗎？我們是不是在誇大當代世界的困難？我看完之後寫了幾句：男人就是灰心喪氣，但女人攜手向

前。

無論如何也要向前走，這就是這部電影給我的啟發，這不是一個答案，而是它給我應對現狀的另一

種方式。

《阿諾拉》也是。女主角要跟男生結婚，難道她自己不知道這個事情是要破滅嗎？她知道，但是她

不得不樂觀。我理解的是一種很殘酷的樂觀主義，我知道這個世界可能短時間不會變，可能會越來

越壓抑。但是它依然還有那種很強的生命能量在生活。又是一個男性很灰心，女人往前走的故事。

這是我理解的一種女性主義。

這個世界是很複雜的，我不認為一件事情是由A導致B。電影的蕭條也好，是有很多原因的。如果不

分析媒介的形式的話，光從內容，有人說dei讓電影蕭條了，這個說法是他自己從內容分析，可蕭

條應該還是主要跟媒介有關。

橫向的電影要怎麼跟竪屏的刷短片相比，不能快進不能後退和一刷一整屏相比，它是媒介的變化。

人怎麼通過一個電影對這個世界有整體性的認識，而視頻是一種碎片性的拼接式的方式。電影的形

式比較重要。

我只能代替我自己說，電影的公共性還在。它還是有它很大眾的部分。一個做出版的同學說在中國

大像我這種持續地看新的翻譯小說的人群，不超過兩萬人。但哪怕是個文藝片，賈樟柯的文藝片也

不至於只有兩萬觀眾吧？電影還是有它的公共性，有能夠傳播的廣度。包括《好東西》這樣的電

影，可能有很多缺憾和不足，但它能夠激發更大規模的討論，我覺得這是它的公共性。

我理解的是一種很殘酷的樂觀主義，我知道這個世界可能短時間不會變，可

能會越來越壓抑。但是它依然還有那種很強的生命能量在生活。又是一個男

性很灰心，女人往前走的故事。這是我理解的一種女性主義。

說一個什麼東西要完了，這也挺男人的。要完了，要亡了，好像會顯得很深

刻，很洞穿，很清醒。現在我不太接受了。這個世界再完，我們也得生活，

也得有愛和熱愛。



說一個什麼東西要完了，這也挺男人的。要完了，要亡了，以前我可能比較buy這種東西，好像會

顯得很深刻，很洞穿，很清醒。現在我不太接受了。這個世界再完，我們也得生活，也得有愛和熱

愛。有電影，和文學。


